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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山

江南自古多梅。自南北朝诗人陆
凯“聊赠一枝春”给范晔之后，梅花几
乎成了江南冬春之际的代表物候。北
宋奉化人林和靖在杭州“梅妻鹤子”，
吟出“疏影”“横斜”之千古佳句，让梅
与江南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了。

时至今日，梅花依旧牢牢占据着
冬春之际江南第一花的位次。每个稍
大一点的长三角城市，几乎都有久负
盛名的赏梅胜地。苏宁杭不论，单单宁
波，就有北仑九峰山、奉化南岙、江北
慈湖等多个规模宏大的赏梅好去处。
在城区，喷火霞蒸般盛大绽放的红梅
同样随处可见。

赏梅最好有雪，似乎成了定论。一
些流传千古的梅花诗，总和雪联系在
一起，如唐朝张谓的“不知近水花先
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北宋方岳的“有
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以
及北宋王安石的“遥知不是雪，为有暗
香来”，都是如此。而南宋卢梅坡也因
为有雪，写出了“梅须逊雪三分白，雪
却输梅一段香”这样的千古佳句。不
过，这些诗人所吟咏的，都是开白花的
江梅。

关于红梅与白雪的文学画面，印
象最深的是《红楼梦》中宝玉“访妙玉
乞红梅”片段。该回的半个标题“琉璃
世界白雪红梅”就极美，寥寥八字，把
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呈现在我们面
前。书中借宝玉之眼描绘了栊翠庵的
美景：

“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
转过去，已闻得一阵寒香拂鼻，回头一
看，却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数十株
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
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住了脚，细细
地赏玩了一回。”

后来，宝玉在联句大战之中落
第，被李纨罚去拢翠庵取红梅，大家
都夸李纨罚得又雅又有趣。宝玉“不
求大士瓶中露，为乞霜娥槛外梅”，
顺利向妙玉讨到了一枝二尺来高五六
尺长的红梅回来，大家非常喜欢，赏
玩不已。

江南见雪不易，逢大雪而又遇梅
开，更不易，但雨还是不少的。昨日偶
然读到宋朝诗人胡仲弓的一首《雨中
赏花》，曰：“顽云痴雨霸春寒，李白桃
红总失欢。试问东君因底事，却来花上
作艰难”。不觉莞尔，这头一句，简直太
贴合当下江南的天气了。

去冬今春，不是阴，就是雨，且雨

居多，十二月晴了两三天，一月晴了五
六天，而二月，只在大年初二见过蓝天
白云，看天气预报，这个月是没希望见
太阳了，果然是“顽云痴雨”霸江南，而
且还不知道会霸多久？这种天气之下，
不少需要太阳照射才能开的花也开不
了了，还有些植物因为长时间阴冷潮
湿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害，的确是“却来
花上作艰难”。

不过，对于梅花来说，凄风冷雨却
也算不上啥，它们本来就是“风雨送春
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
有花枝俏”。而且，雨中之梅欣赏起来
还别有韵味。

新入住的小区，虽是十年前建成
的，但园林设计得非常不错，配置了不
少梅花，且多为上了年头的老梅，形态
很好，有红有白，红的多为朱砂梅，数
量最多，白的只江梅一种，配置少些，
估计是怕色彩太冷。它们或丛植成片，
或一棵风流，或墙角横斜，或临水弄
影。这段时间正值盛花期，到处红红与
白白，出门就能“闻香、看花”，赏梅从
未如此方便，和梅花可谓“晨昏忧乐每
相亲”了。

雨中赏梅，是这个季节的赏心乐
事。凄风苦雨的天气里，小区尤其安
静。我常常一个人，撑着伞，背着相
机，走在湿漉漉的幽静小道上，听着
细雨在伞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梅树
边久久徘徊，闻着阵阵暗香，赏着秀
丽姿容，心仿佛被熨帖过一样，有一
种宁静的舒坦和快乐。

相比于雪中红梅的对比鲜明，蓝
天下江梅的洁白素雅，雨中红梅有一
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灵秀之美。花期较
晚还在含苞的梅树，稀疏的枝间常会
挂着很多小水珠，一颗颗晶莹剔透排
列有致，和胭脂点点的梅苞正好一红
一白，相映成趣。而花到最盛期的梅
树，那一树娇艳的繁花，久经雨水的
滋润，更显容光焕发，风姿迷人。

走近了细品，一些细节也让人动
容。梅树那遒劲的树干，因为雨水，
显得黑乎乎的，水油油的，好似书法
家饱蘸浓墨写下的厚重一笔。而看单
朵梅花，红红的花瓣上滚着水珠，精
致的花蕊间含着雨滴，清雅、纯净、
美好。水是生命之源，雨更是美学大
师，它们和花的缠绵、交融，演绎出
的一幅幅图画如此美妙绝伦。

“篱边一树最佳处，半在冥蒙烟
雨中”。因为有梅花，在这样个阴冷
潮湿的春寒季节里，心有所寄，美有
所赏，心也就无比安定了。

疏影含香雨更幽
蒋静波

一直以为，阳光是寻常的，
就如江河之水、大地之草。可
是，最近两个月，阳光却成了苏
浙沪一带的稀缺资源，天天除了
下雨，下雨，还是下雨……在绵
绵不绝的雨声中，一张整月几乎
每天标满“雨”字的气象预报截
图配上“如何拒绝一个人？等天
气好了再说”的文字被网友们刷
屏。

天空阴沉，地面潮湿，行人
撑着伞，汽车过处，水花一片。
热爱户外运动或短途旅游的人
们，困在家里，望雨兴叹；积水
成洼，天气阴冷，农作物生长缓
慢，甚至烂根，应季作物无法及
时播种，农民们愁云满面；春到
人间，人们依然冬衣裹身，原本
已是桃花初绽时节，梅花依然挂
在枝头。家里的湿衣服张灯结
彩，只能用空调吹干。衣服烘干
机成为热销商品。人们烦躁着，
抱怨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
望见到阳光。

2 月 19 日 那 天 ， 正 逢 元 宵
节，上午难得雨歇，人们比过大
年还要欣喜，呼朋唤友去户外走
走看看。这段时间以来，除了春
节到长辈处拜年，其余时间，我
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待在单位，身
心早已憋闷得慌。趁今日，我请
了假，像一只出笼之鸟，和朋友
一起去新建村赏梅。到了新建
村，只见人们像赶闹市般，三五
成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从口音上
分辨，不少是来自上海、绍兴、
杭州等地的游客。山路潮湿，并
不影响人们踏青、赏梅的兴致。
在红梅遍野的一个个山头，人们
拍照、嬉戏，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心里暗想，此时此刻若有阳光
照耀，天空将更蓝，红梅会更
艳，树林也更绿，该有多好。

2 月 26 日，虽然气象预报也
是雨天，但出乎意料，到了下
午，流浪的太阳竟回来了，露出
了久违的笑脸，大地镶上了耀眼

的金边。女人们以隆重的仪式迎
接太阳。一扇扇窗户打开了，家
家户户的阳台上、庭院里、过道
中，挂满了一件件衣服，晾出了
一条条被子。我高高挽起袖管，
洗起平时积下的堆成山状的衣
服。妹妹们发来了视频，她们也
忙着洗洗晒晒。

在 太 阳 的 凝 视 下 ， 地 面 干
了，衣服干了，被子热了。“砰！
砰！砰！”邻居阿婆戴着口罩，举
着藤拍，轻轻地拍打着被子。我
见状也找了一个羽毛球拍，拍打
起晒在阳台上的被子来。房前屋
后，响起了有节奏的“砰！砰！
砰！”的声音，被子上扬起的浮尘
在阳光下无处藏身。我和阿婆相
视一笑。

想起许多年前，在一个个充
满阳光的日子里，奶奶总爱在阊
门的道地上搭起两个三脚架，中
间架一晾竿，将被子挂在晾竿
上，被里朝外，晒了这边，又晒
另一边。奶奶喜欢挥着那个黑里
透红的藤拍，戴着口罩和帽子，
一遍遍拍打被子。其间，奶奶背
朝阳光，坐在藤椅上，戴上老花
镜，做着针线活。直到阳光将她
和三脚架、被子的影子越拉越
长。晚上，当我钻进蓬松、柔软
的被窝里，在弥漫着阳光味道的
棉被中进入梦乡，那份温暖、甜
美和舒适，永久难忘。

只 要 不 是 夏 天 ， 对 于 晒 被
子、晒衣服、晒家什，甚至晒书
之事，奶奶总乐此不疲。我问

奶 奶 ， 为 什 么 这 么 喜 欢 晒 东
西？她笑着说：“总不能辜负日
头吧。”

这一天，因为生活中增添了
阳光，往日毫无生趣的情景一扫
而光。行人彼此间互道一声“有
太阳真好”，此刻，他们对阳光充
满了感恩。往日冷清的公园突然
热闹起来了：牙牙学语的孩子被
年轻的妈妈抱了出来，接受阳光
的沐浴；老人们眯着眼，坐在石
凳上，或聊天，或下棋，或在健
身器材上摆摆腿，扭扭腰；戏剧
爱好者们选一个角落，忘情地吹
拉弹唱。玉兰花悄悄地绽放着纯
美的笑靥。

路过近郊，一大片蔬菜大棚
的棚布已被掀开，农作物迎着阳
光努力生长，一位农民握着锄头
在大棚内松土；两位农民在各自
的田里赶种着马铃薯；一辆卡车
停在路边，十来个年轻人正往车
上装运树苗；一群山羊在田野悠
然吃草；孩子们在路边放着风筝。

有阳光的日子，一切都闪亮
起来了。

亲亲我的阳光

方颖谊

大年初四，气温蛮低。舒心地聚完
餐，我搭一朋友的顺风车至小区外。

一下车，一股寒气立马袭来。我缩
了缩脖子，抬眼望望街道两边，发现往
日热闹的景象不再。周边几家美发店、
饭店、足浴店、羊绒衫店、五金装修材
料店、烧烤店和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均
已歇业。只剩下一家烟杂店还在营业，
店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和街边昏黄的路
灯，形成了一幅难得一见的冬夜寂寥
图。

街上，人、车稀少。突然，借着微弱
的灯光，我瞧见行道树边一个似在忙
碌的身影。慢慢走近，发现一个身材魁
梧的男子正弯着腰、低着头在给一辆
黄色的小溜共享电动单车更换锂电
瓶。行道树的另一边，还零星地停放着
三四辆共享电动单车。我停下脚步，悄
悄地看着他忙碌。

一会儿工夫，他就麻利地把这几
辆电动单车的锂电瓶全部换好了。换
下来的那几组旧锂电瓶，被他一一放
进一只大的塑料筐里，整齐码好，随后
一用力，轻松地放在了他开来的那辆
电动自行车踏板上。这时，他伸直了
腰，掏出手机，划拉起手机屏幕。我猜
想，他在查看下派的下一个单子……
我走过去，看清了他——四方脸，大
眼睛，中等身材，二十五六岁。

“这么晚了，这么冷的天，小伙子
还在加班？”我好奇地问。

“是呀！工作嘛！这不算啥。”他侧
身看着我，快乐地说。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要工作
到几点啊？”

“还需要做几单。”他触摸着手机
屏幕，“今天忙得够呛，其他人都回家
过年去了。”

据小伙子介绍，平日里总共有 15
位电瓶置换员，过年只剩下了他和另
一位同事加班。

“这是个新兴行业哦，比送外卖忙吧？”
“比送外卖挣得多。送外卖我做过

半年。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来到了这家
公司做。”

“这么辛苦，一个月挣个五六千元
没问题吧？”我说着，递上一支烟。

“谢谢，我不抽。旺季时，一个
月可以挣到上万元。”他笑道，“我们
这一行比送快递挣得多，时间上也稍
微自由一点。”

“小伙子老家在哪里？过年不回
家，家人会惦记呀。”

“俺是山东临沂人。母亲打过电话
了，我说今年不回去了，多赚点钱。让
她多保重身体。呵呵！”

“春节待在宁波，可能会寂寞一
点。但省去了一些路费等花销……”

“是呢！去年回家，我怀揣了5万元
钱，结果全部花光了哈！”他直爽地说。

“估计是压岁钱花了很多哦？”
“嗯！俺们家兄弟姐妹多，下面的

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也多。我还没有
像宁波这里给的那么多，每人包了个
两百元的压岁钱红包。这就差不多花
去了一半。再给父母长辈送些礼，请老
家的朋友、同学聚聚，七七八八，就没
有了……”

“山东是个好地方呢。”
“山东有不错的景点，也是个人口大

省。经济不能同浙江相比。我们老家虽说
比宁波要大，但在其他方面要弱得多。”

“山东有驴。我品尝过驴肉。”
“对！我老爹以前就养过几头驴。

但养驴的成本也很高，后来年纪大了，
我就没让他继续养了。”

“驴肉，我们宁波平常买不到。价
格挺贵的。”

“是的。俺们那里驴肉也要卖到五
六十元一斤。山东煎饼，你吃过吗？也
是我们那里的特色主食。它分好多种。
正宗的，都是手工擀面做成的，一般很
厚很硬，这样存放时间久。外地人一开
始不习惯，咬了几口牙齿就会隐隐作
痛，但过一两天就会舒服了。”小伙子
蛮健谈，一口气说了好多。

“所以你们那里的人牙口都很好。”
哈哈哈！

“下一单路远吗？”
“不远！就在苍松路那边。不聊了，

哥，抓紧去做好，就可以回家看电视
了。”他露出一口白净的牙齿，乐呵呵
地跟我道别。

“慢点开，路上注意安全！新年好！”
站在寒风里，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
影。

快乐的电瓶置换员

东川红土地落霞沟 钱 钢 摄

陈莉萍

正月里的首场演出献给了浙
江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据来
车站接我的村民张师傅说，这场
演出是为他们村新落成的宗祠而
举行的。

众所周知，“宗祠”即“祠
堂”。不知为何，小时候，要是让
我举出一个萧索、阴森的地儿，
首先便会想到祠堂。许是影视剧
看多了，总觉得祠堂是封建威权
的象征，它守旧、落后、排外，
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
之物。

后来，因职业之故，我有机
会随剧团去农村参加一些祠堂落
成的庆典演出，几番接触，慢慢
了解到，祠堂作为一种古旧的纪
念性建筑，是华夏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祠堂萌芽于几千年前的
夏商周时期，到宋代形成较为完
备的体系，明、清时期发展到高
峰。从建筑本身来看，祠堂的灵
牌、碑文、门楼、匾额、题铭、
楹联等，带有鲜明的宗族文化特
色，而建筑结构以及木雕、石
刻、泥金、彩绘等工艺，处处显
示着先民的艺术水准和智慧。

据说，早期一些祠堂还附设
书院，具有文化传播功能，于是
它也成为村落文化中心、民间文
化传承场所。而在“祭祖”“联
宗”等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更是
对同宗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和
追求。

车站距离演出村庄有个把小

时的路程。汽车奔驰在公路上，
一如张师傅欢快的心情。

“看到了吧，我们这里几乎村
村建有祠堂！”指着车窗外掠过的
大大小小、新新旧旧、形形色色
的祠堂，张师傅兴高采烈地与我
攀谈起来。

从张师傅口中得知，我此番
前往的演出场所，就在他们村子
刚刚落成的祠堂内，那是一座占
地逾十亩，投资超千万元的豪华
宗族祠堂，由村里二百来户人家
合力捐款营建，目前当属张师傅
所在村落周边区域最豪华的祠堂。

“听先行的同事说，你们村地
处僻远，村子不大，后生们大多
外出谋生，平日里只剩下老人留
守。耗巨资建造这么大一座祠
堂，有必要吗？再说，在我印象
中 祠 堂 似 乎 还 有 点 迷 信 色 彩
……”看张师傅心直口快，我亦
不惧口无遮拦。确实，这些年当
地大兴祠堂，而且越建越奢华了。

“呃……迷信倒不见得，我们
这一带比较讲究宗族观念，筑建
祠堂，为的是寻求一种信仰和寄
托，也出于对祖先的敬重和缅
怀。至于攀比嘛，嘿嘿……不能
说没有……眼看周边的祠堂越造

越好，我们自然不甘落后。不
过，我们建祠堂，不花政府一分
钱，全是村民们自掏腰包。这次
我们村出资最多一户人家高达 80
万元……”张师傅朗声说道。

一阵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
鞭炮声打断了我们的聊天。张师
傅说，白天的演出结束了。按惯
例，无论白天、晚上，演出前
后，祠堂外必须鸣炮示庆。说话
间，车子已经驶进村里，只见村
口张灯结彩、条幅高挂，看戏的
人个个面露喜色，正从前方祠堂
内密集而有序地涌出……

尽管对张师傅口中祠堂的宏
大规模心里有所准备，可眼前这
座祠堂的豪华和美观，还是令我
瞠目——占地近万平方米，地宽
基平，背山依水，整栋建筑包含
了门前广场、天井、享堂、寝
堂、辅助用房、戏台等等，无论
形式还是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
的设计理念和审美趣味。

“正月里又喜逢祠堂落成，这
些天，我们村家家户户没有不摆
上个三两桌的，十里八乡的亲戚
朋友都赶来观祠堂、看大戏，真
正闹热、旺气、体面极了！”执意
陪同我一块参观的张师傅，不时

向我诉说他的荣福。
看着美轮美奂的祠堂和乡

亲们幸福的笑脸，我陷入了沉
思。毋庸置疑，祠堂作为一种
特色鲜明的中国民间建筑，它
以自己独特的存在诠释着时代
文明，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
的文化和历史遗存。为此，保

护祠堂、传承乡土宗祠文化，也
是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但不可否认，祠堂曾经也
是封建宗族势力施威的舞台，是
封建宗法制度的物化象征。

这些年民间重修、新建祠堂
之风再度盛起，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具
体表现。但如何正确把握祠堂文
化的实质和内涵，用科学文明的
方法剔除封建糟粕，使其成为传
播优秀文化传统的阵地，更好地
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契合，亟待
引起大家的关注。

“过了正月，小村又将恢复往
日的宁静。偌大的祠堂如果闲置
起来，岂不成为一种摆设？其
次，建造祠堂是否加重了部分村
民的负担？会否因出资多少而造
成村民间的不睦，甚至以此来决
定村民在村中的话语权？还有，
祠堂的兴建，会否令族人与族
人、宗族与宗族之间产生盲目炫
耀攀比的思想，促使封建宗族意
识复又抬头？还有还有……”曲
终人散，走进空无一人的祠堂演
出厅，站在可容纳 1500人次观摩
的戏台下，回望意兴盎然的张师
傅，这些话我终究没有问出口。

祠堂种种


